爵士乐声中美国非裔文化置位与身份建构——评托妮·莫里森的小说《爵士乐》 by 王烺烺
2019 年第 6 期
( 总第 256 期)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No. 6 2019
General Serial No. 256
收稿日期: 2019－06－28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美国非裔和亚裔女性文学中的文化置位与身份
建构研究”( ZK1014)
作者简介: 王烺烺，女，安徽颍上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① 国内学界对于《爵士乐》的研究以小说叙事研究为主，爵士乐音乐元素在小说中的运用是研究的重点。这
方面代表作包括方红《不和谐中的和谐———论小说〈爵士乐〉中的艺术特色》( 《外国文学评论》1995 年第 4 期) 、王
守仁《爱的乐章———读托妮·莫里森的〈爵士乐〉》( 《当代外国文学》1995 年第 3 期) 、翁乐虹《以音乐作为叙述策
略———解读莫里森小说〈爵士乐〉》( 《外国文学评论》2000 年第 2 期) 、王维倩《托尼· 莫里森〈爵士乐〉的音乐性》
( 《当代外国文学》2009 年第 3 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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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乐声中美国非裔文化置位与身份建构
———评托妮·莫里森的小说《爵士乐》
王烺烺
(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以移动性为突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中产生多种形态的“文化位移”，给少数族裔和弱
势群体的主体性建构和文化身份认同带来新的影响; 如何进行策略性的“文化置位”，有效协商社
会空间，成为构建可行身份的重要话题。托妮·莫里森以 20 世纪 20 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为背景
的小说《爵士乐》，描写了在都市化进程中遭受地理与文化位移的美国黑人移民寻找新身份的历
程。小说文本中处处体现的具有即兴创作特点、挪用特征和混杂化性质的爵士乐话语和爵士乐美
学，成为美国黑人在新的放逐地进行策略性“文化置位”的喻写。
关键词:《爵士乐》; 美国非裔; 文化置位; 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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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非裔文学发展史与美国非裔民族成长经历息息相关。身份意识和自我塑造一直是其重要
主题。从早期奴隶自述到当代后现代主义小说，美国非裔文学致力于揭示遭受种族歧视、被白人社
会他者化的黑人民族的境遇，展示非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困惑和探索。文化位移背景下的新文化
身份建构成为当代美国非裔文学的关注点之一。
美国后现代派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 Toni Morrison，1931—2019) 在被诺贝尔委员会誉为
“生动揭示美国现实重要一面”的文学实践中始终致力于美国非裔文化传统和文化身份的探究。
在早期小说《最蓝的眼睛》( The Bluest Eye，1970) 、《秀拉》( Sula，1973) 、《所罗门之歌》( Song of
Solomon，1977) 、《柏油娃》( Tar Baby，1981) 中，她描写了在性别、种族、文化的当代社会背景下，美
国黑人的身份困惑和追求; 在中后期作品《宠儿》( Beloved，1987) 、《爵士乐》( Jazz，1992) 、《天堂》
( Paradise，1997) 以及《恩惠》( A Mercy，2008) 中，则转向黑人历史的挖掘和梳理，以探究历史与文
化身份的关系。其中，以 20 世纪 20 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为背景的小说《爵士乐》，描写了在都市
化进程中美国黑人移民寻找新的可行身份的历程。
《爵士乐》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莫里森最具实验性手法的小说”［1］。其
兼具后现代小说特色和爵士乐音乐特点的叙事手法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①或许是小说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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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般写意的文字太过精彩，评论家们常常忽略了对这部作品深层主题的挖掘，而莫里森一贯的文学
主张是文学作品必须兼具政治性和艺术美。笔者认为，《爵士乐》所采用的爵士乐话语和爵士乐美
学，是莫里森对美国黑人在新的放逐地进行策略性“文化置位”的生动喻写，也是她探索“文化位
移”背景下美国非裔文化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
一、身份、身份建构及文化置位
“身份( identity) ”或称“属性”，或“自我认同”，原本是数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同时包含同一性
与差异的内涵。尽管对于自我认识和属性的探究始于最早的人类文明，“身份”的概念却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2］二战以来，殖民统治、移民潮、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加之
新的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形式的发展，使得身份问题迅速演变为涉及人文科学多个领域的核心论
题。尽管“身份”的定义已经包含太多复杂的语义堆积，但有一点非常明了: 身份只有在出现危机
时才会成为论题。因而，“谈论身份的迫切心态是当代政治后现代困境的病征”。［3］
英国“伯明翰派”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谁需要“身份”?》一文中指出，在文化研究
领域，一方面，围绕“身份”概念存在不折不扣的话语突增; 另一方面，该概念也受到尖锐批判。从
解构主义对本源性的同一身份概念的批判，到后现代主义对于不断变化的操演性自我的提倡，我们
能够发现涉及文化身份的种族、国族等概念正在遭受着反本质主义的批评。然而，正如霍尔所言，
对于身份概念的解构式批评并非要用一个“更真实”或者完全不同的概念替代它，而是应该在反笼
统化的解构形态下继续使用它。［4］
后殖民研究学者法侬、赛义德、霍米·巴巴等人的理论为文化身份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赛
义德在《东方学》等一系列著作中重点分析了西方如何把东方他者化的话语机制，这种话语使得
“欧洲文化得以从政治、社会学、军事、意识形态、科学的、想象的层次操纵乃至炮制东方”［5］。法侬
吸收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分析黑人主体的形成，得出结论: “白人真正的他者，是，并将继续是黑
人。”法侬同时指出，对于黑人主体而言，白人他者被用来定义自我向往的一切，因此“白人不仅仅
是他者，还是真正的和想象的主人”，“黑人性证实了白人的自我，而白人性则倒空了黑人主体”。［6］
霍米·巴巴继承了法侬对于自我和他者身份二分法的批判，反对把身份看作“成品”。［7］巴巴指出，
对于殖民话语的干涉“应该从关于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的辨认，转移到对于主体化过程如何通
过刻板形象化的话语得以实现( 和合理化) 的理解上”。［8］巴巴借用和改造了巴赫金的“混杂”概念，
以打破文化对立的简单划分，拆解东 /西、自我 /他者等二元对立概念。巴巴的“混杂”概念的特质
是对文化进行再创造或翻译，体现了他的“殖民含混性”的思想。在巴巴看来，文本之所以产生混
杂，是因为殖民话语对于他者的构建向来是不完整的，殖民书写向来具有不确定性，而混杂的产生
则标志着对于殖民话语的抵制。巴巴的这种抵制理论在其对于第三空间( Third Space) 的论述中得
到进一步阐述。巴巴的“第三空间”不是想象中的两种对立文化之外的第三者，或者调停两种不同
文化的中和客观性，而是“非此非彼”的“阈限空间”。［9］“第三空间”的立论基础是文化差异性和混
杂性:“所有形式的文化都不断处在一种混杂的过程中。”“正是第三空间……构成了阐发的话语空
间，确保了文化意义和符号没有原始的统一性或固定性; 即使同样的符号也能被挪用、转译、再历史
化，并重新阅读。”巴巴坚持认为“通过对于第三空间的探索，我们也许可以规避两极化政治，现身
为自我的他者”。［10］
“身份建构”常被用来表述弱势群体为了获得主体地位，摆脱被主流话语长期误现的历史而进
行的身份塑造( 重造) 。其理论依托来源于法侬和巴巴等对身份的阐释: 身份永远处于形成中，永
远与定位政治相联系，或者用霍尔的话说，身份“既是‘存在’，也是‘演变’”。［11］“身份建构”因而
既是政治性的，也是操演性的。身份是一种“生产”，它永远处于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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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中，移动性成为突出特征。或因地理位移导致与母文化的空间错位，或因他
文化的殖民侵位，产生多种形态的“文化位移”( cultural displacement) ，给主体性建构和文化身份认
同带来新影响;“文化置位”( cultural emplacement) ，即在新空间对文化身份重新定位，是对“文化位
移”的反拨性应对。在笔者看来，巴巴等人提出的基于“第三空间发声的抵制”对于文化意义和符
号的“挪用、转译、再历史化和重新阅读”形成了一种策略性“文化置位”，它对于少数族裔和弱势群
体协商社会空间，构建可行身份具有重要意义。
当我们以文化置位视角解读《爵士乐》中美国黑人城市移民的身份建构时，不难发现爵士乐在
美国非裔文化置位中的喻写作用。
小说以爵士乐为标题别有深意。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美国新奥尔良为中心传播开来的爵士
乐，以非洲音乐传统为重要起源，其独特分支布鲁斯，可以追溯到早期种植园中黑奴们的歌谣。爵
士乐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多种音乐元素，发展为以即兴和混杂为主要特色的音乐形式，成为美国黑人
历史的关照和民族文化意识的音乐类比。爵士乐与哈莱姆文艺复兴联系在一起，在很长一段历史
时期内成为美国黑人进行社会评述，表达生活感悟和喜怒哀乐的话语方式。由爵士乐发展而来的
爵士乐美学也被兰斯顿·休斯、爱丽斯·沃克等美国非裔文学家自觉吸收到文学创作中。①
莫里森这样概括爵士乐对于美国黑人城市移民的意义:“在那个历史时期，前黑奴们正涌向城
市，逃离不停地束缚他们、毁灭他们、剥脱他们的东西。他们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有局限的。但是，当
你听到他们的音乐———早期的爵士乐———你会意识到这些音乐在叙述别的东西……成为一个可以
协商自由的空间……布鲁斯和爵士乐代表了对于自我情感的拥有权。”［12］
爵士乐话语特征不但使得《爵士乐》小说文本极具后现代碎片性和不确定性叙事特点，更契合
了美国非裔在文化位移背景下寻求可行身份的历程。爵士乐中基于布鲁斯起源的悲怆、哀婉传递
着处于地理和文化位移中的美国非裔的迷惘、困惑和愤怒，爵士乐即兴创作及混杂化的特点以及启
应式听众参与则对应着非裔美国人在新的历史时刻的文化置位。
二、爵士乐声中从空间位移到文化位移的美国非裔“大迁徙”
《爵士乐》讲述的是到纽约哈莱姆寻求新生活的黑人移民夫妇乔和维奥丽特·特莱斯的生活
故事。背景是始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黑人“大迁徙”。当时，遭受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三 K 党
迫害等种族歧视以及佃农制度剥削的黑人们，为了逃离贫困和暴力，纷纷从南方农场来到北方城市
寻找新生活。同时，底特律、芝加哥、纽约等北方城市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急需黑人填补工
作岗位。仅 1910 年至 1930 年间，就有 130 多万黑人从南方涌入北方城市。《爵士乐》将黑人移民
的个体经历融合在广阔的历史叙事之中，深刻揭示了这次迁徙给黑人移民带来的强烈错位感。
首先，大迁徙的地理空间位移给黑人移民带来了历史断裂的幻觉，使他们试图通过压抑过去来
换得新身份的构建。
《爵士乐》主要叙事时间设在 20 世纪 20 年代。此时，大批黑人已经从南方涌入北方都市。对
于经历了“后－重建”时期的黑人来说，过去带来太多伤痛。于是，他们希望逃离过去，不去谈论失
去的家园、亲人、自尊……从南方乡村移居到北方都市，黑人移民们似乎找到了新的自豪和权力。
似乎，历史中“糟糕的东西”“令人悲伤的东西”，以及“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的东西”已经结束了。［13］
事实上，这些言论过于乐观。尽管《爵士乐》中的人物努力压抑过去，但是他们像《宠儿》中被解放
的黑奴一样，并不能使自己真正脱离过去的经历对于当前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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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与维奥丽特来到哈莱姆以后，似乎开始了不一样的生活。然而，将近二十年后，人到中年的
乔和维奥丽特虽然仍然在一起，但是几乎互相不说话。维奥丽特开始搂着布娃娃睡觉，渐渐显露出
“隐秘的疯癫”。更严重的是，她遭受着人格分裂的痛苦:“维奥丽特”与“那个维奥丽特”。她不知
道，那个披着她的皮，用她的眼睛看世界却看到别样东西的另一个维奥丽特究竟是谁。维奥丽特成
为后现代分裂的主体的代表。
维奥丽特的疯癫源自缺少“根基”，即没有稳定、统一的自我，这在维奥丽特的童年经历中可找
到答案。她还记得白人来没收他们的家产时，把母亲像一件脏东西一样从她坐着的椅子上颠下来，
“就像你要把猫从座位上赶下来，既不想碰它，也不想抱起它”。［14］母亲在忍受了种种屈辱和经济上
的窘迫后终于跳进水井结束了生命。母亲的跳井自杀让维奥丽特始终无法释怀。这段记忆至少在
两个方面影响了她: 一是决定永远不要孩子，二是狭小幽深的井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像维奥丽特一样，乔也被过去纠缠着。乔也是孤儿，因而，乔也有着身份认同的问题。被告知
父母“消失得没有踪影”以后，乔就把“踪影”作为自己的名字; 听到老猎人暗示出没在旷野中的疯
女人可能就是他的母亲，乔三番五次寻找疯女人，希望得到她的承认，但是每次都失望而归。尽管
成年后乔宣称自己一生都随命运的转折改变着自己，是一个“新黑人”，实际上，他一直为寻母不得
而耿耿于怀，内心感到无以名状的空虚。他越想把自己塑造成新黑人，抛弃过去的踪影，过去就越
纠缠着他。正是这种内心的空虚感把他与年轻姑娘多卡斯的距离拉近了。因为从小失去双亲的多
卡斯比他的同龄人更清楚这种内心的空虚是什么感受。在多卡斯身上，乔试图重建母亲的存在，重
温在南方乡下的快乐时光。当多卡斯投向他人怀抱时，乔再一次感到当年被母亲抛弃的痛苦; 当乔
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寻找多卡斯时，他恍惚间似乎又在寻找自己的母亲; 当乔将枪口指向多卡斯
时，他感觉伸向她的不是枪，而是自己的手，就像当年伸出手，希望触摸到母亲一样。
正如吉尔·迈特斯指出的:“发生在乔、维奥丽特和多卡斯之间的是旧日没有医治的伤痛和没
有满足的饥渴的汇集，它们从过去汹涌而至。”［15］建构新身份与压抑过去并没有使黑人城市移民真
正走出历史的阴影，反而阻碍着他们在“新世界”里保持完整的自我。
其次，从南方田野到北方工业都市，地理空间的位移也导致了文化位移和情感失落。
尽管南方代表着美国对于黑人的种种压迫，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繁衍，并改变了这片土地
面貌的黑人已经把它当作“家园”。对于移居到北方都市的黑人移民来说，离开南方家园，也离开
了滋养他们的社群和文化，面临都市化带来的社群纽带解体危险，以及白人强势文化的殖民侵位带
来的文化身份危机，不免产生无根感和空虚感。维奥丽特承认“伴随我成长的人都在老家”［16］，并
意识到，“来北方之前，我是个明白人，世界那时也明明白白”［17］。虽然与生活在南方的外婆和母亲
相比，维奥丽特的生活境遇有了改善，但是她却越来越无法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二十年来，她
一直试图适应都市生活，努力协调“乡村的自我”和“都市的自我”，结果却是自我意识日渐混乱，
“隐秘的疯癫”演化为“公开的疯癫”。乔，本是一位能在丛林中自由行走的猎人，但在“没有空
气”，只有迷人“气息”的城市中，这位昔日的猎人也迷失了方向，沉溺在城市的风景中，生活日益空
虚、消沉。［18］
在某种意义上，从南方到北方的“大迁徙”，是黑人继二百年前被迫乘坐贩奴船从非洲大陆漂
洋过海来到美洲大陆之后的第二次大迁徙。它虽然没有第一次大迁徙那么痛苦，但是意义一样重
大。它带来的文化位移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黑人在“新世界”的身份建构。
三、爵士乐声中从文化位移到文化置位的美国非裔文化身份新挑战
《爵士乐》与以美国后－重建时期为背景的《宠儿》一样，描写的是位移的黑人“认领被解放的
自我的所属权”。［19］他们在 20 世纪之初从南方到北方的迁移可以被解读为大迁徙中黑人移民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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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演变的文本。他们的经历显示，要在新的放逐地———北方都市———构建可行身份，需要面对一
系列挑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文化置位协商。
首先，来自南方乡村的黑人移民需要应对城市的幻象，调和南方与北方、乡村价值观与都市生
活态度的关系。在小说中，哈莱姆被称为“大城市”，承载着从南方来的黑人移民期望拥有的自豪
感和自主权。这里弥漫着“持久的、放肆的迷人气息”，“吸引了孩子、年轻姑娘、各式各样的男人、
母亲、新娘和泡吧的女人。他们找到门路，来到‘大城市’，感到更像自己，更像他们一直自认为的
那类人了。现在他们说什么也不走了……”［20］然而，20 世纪 20 年代的哈莱姆并非一个完美的应
许之地。在这里，黑人移民虽然得到了些许自豪感和自主权，但是他们仍然经历着耻辱和愤怒，因
为他们发现自己仍然是暴力和经济剥削的对象，仍然被过去的阴影纠缠着，仍然遭受着种族主义的
侵害。维奥丽特虽然理发手艺不错，但由于没有受过专业培训，没有营业执照，只能提供上门服务，
收费低廉; 多卡斯的双亲在东圣路易斯市的种族骚乱中被杀，艾丽斯姨妈需要处心积虑地把多卡斯
的头发扎起来，让她穿戴得古板老气，教她走在街上如何溜墙根、抄小道，想方设法避开 11 岁以上
的白人男孩……事实上，乔和维奥丽特的生活出现危机，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对“大城市”的认识
不足。他们没有预料到在这个美好的、充满希望的地方会有如此多的痛苦等待着他们，他们被“大
城市”美好的谎言欺骗了。维奥丽特向艾丽斯承认:“它和我预想的不一样。”［21］
其次，移居到北方都市的黑人们还需要处理历史阴影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在莫里森的诸多小
说文本中，过去总是与南方乡村相联系，遭受地理和文化位移的黑人移民必须重新审视遗留在南方
的“不可言说”的过去，让现实生活从历史阴影中解放出来，才有构建新身份的可能:《所罗门之歌》
中生活在物质主义盛行的 20 世纪中期的黑人青年奶娃通过对于南方祖先足迹的探寻，增强了文化
自信，最终成长为像祖先那样自由“飞翔”的人; 《宠儿》中昔日黑奴赛思对于南方种植园经历的个
体“重现回忆”以及黑人社群的集体“重现回忆”，最终帮助她逐步走出奴隶制的阴影; 《归乡》
( Home，2013) 中从朝鲜战场回来的黑人退伍兵弗兰克返回家乡南方小镇拯救妹妹的旅途，也是他
汲取故园文化的滋养，重新审视过去、重塑自我之旅……正如《宠儿》中的黑奴母亲赛思所经历的
那样: 回忆是痛苦的，但又是必要的。没有历史、文化、个人的记忆，居留者们就没有身份，没有方
向，没有前行的起点。因此，不论过去如何不堪回首，他们必须如汉德森所说的那样，想象性地重建
或者重忆历史，改变那些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 只有重新把握过去，才能构想未来。［22］
最后，在文化置位过程中，黑人移民还必须应对移居城市带来的人际关系的错位，展开个体与
群体的协商。莫里森在一次访谈中提道:“当你享受都市生活或者在外工作带来的好处时，你也放
弃了很多……都市的一个弊端是，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融入社群中。”［23］乔与维奥丽特代表了与
社群纽带隔断后，面临重新融入新的黑人生活方式的都市移民。当乔自由追逐乃至追杀多卡斯，维
奥丽特放任自己发怒撒泼大闹多卡斯的葬礼时，他们都忘记了社群生存的法则。乔更是忘记了老
猎手的谆谆教诲: 永远不要杀害幼弱的，尽可能不伤害母的。隔断了与特露·贝拉和老猎人等前辈
的纽带，乔与维奥丽特无法获得“老一辈人怎样做，把日子过下去”的知识，他们成了文化意义上的
孤儿。只有当他们重新找到社群的支持和滋养，才能获得新的完整自我。
四、爵士乐声中的美国非裔文化身份建构
在新放逐地为了应对地理和文化位移带来的挑战所实施的一系列协商，构成了文化置位的过
程。它的一个重要策略即来自被莫里森称为“非裔美国文化之美学传统”之一的爵士乐。
小说兼具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特点的独特叙事者具有爵士乐叙事者流变不居、即兴变化的特
征。第一人称主观、局限性的叙事声音与第三人称客观、全知的叙事声音混杂在一起，全知叙事者
的权威被打破并被人性化。叙事者时而作为全知叙事人统领叙事，时而滑向小说人物的视角。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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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叙事者的性别也被有意模糊化。叙事者的流动性还体现在对于先前叙事的不断修正上。比如，
对于混血儿戈顿·格莱寻找父亲的经历就重新进行了不同版本的叙述。在对故事的即兴叙述中，
作为叙事声音和小说人物混合体的叙事者，本身也经历了深刻变化，从一开始的自信和富有权威到
后来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偏见和局限。叙事者承认自己对于菲利斯出现在乔和维奥丽特生活中的预
测太主观和自以为是:“我把事情完全搞错了。我认定其中一个人会杀掉另外一个。我等着出事，
好去描述它……我一心认定，过去就是一张用坏了的唱片，只能在裂纹处不断重复自己，此外别无
选择，而且根本不存在什么力量能把唱针抬起来。”［24］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叙事者逐步由独白到对
话，并最终邀请读者加入故事的创作中。叙事者最后的呼唤恰如对音乐家和读者 /听众“继续即兴
创作”的邀请:“我要说: 创造我，重新创造我……瞧，瞧，瞧你的手放在哪儿呢。赶快!”［25］这手可
能是音乐家演奏乐器的手，但又何尝不是读者翻动书页，参与文本解读和创造的手呢?
《爵士乐》碎片化、非线性的后现代叙事结构，也同样具有爵士乐特征。故事的讲述如同爵士
乐的演奏，不时有即兴创作，不同的声音阐发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例如，多卡斯被乔枪杀在舞会
现场的情节通过乔、多卡斯、菲丽斯等人的视角被反复讲述，多视角的重复叙事宛如爵士乐基于主
旋律基础上的即兴变奏。王守仁指出:“这种多角度叙述体现了对经验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之尊重，
同时也展现了莫里森小说创作中音乐章法的运用。”［26］小说没有高潮，有可能形成高潮的中心事件
被分解为东鳞西爪的片段，正如爵士乐没有“渐强音”出现的弹奏。叙事不断转换视角与场景，在
不同时间层面，不同人物之间滑入滑出，犹如爵士乐的变奏，凌乱中有着和谐，琐碎中显出恢弘。王
维倩指出:“小说文本与爵士乐艺术形式的有机融合，使文本意义得到全方位的辐射和最充分的张
扬，赋予小说以深厚的文化蕴涵，使其成为作家笔下非裔美国黑人生存境遇的一种隐喻。”［27］
更重要的是，《爵士乐》中的爵士乐话语契合了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使主导文化的语意符号
混杂化的“离散美学”，［28］以及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间发声的抵制”，体现了弱势群体为获得主体地
位，摆脱主流话语误现和他者化而进行的文化置位。
爵士乐作为非裔美国人策略性文化置位的隐喻首先表现为给予沉默者发声权。哈莱姆大街上
飘荡的音乐表达着黑人们没有说出、无法说出的情感。自由不羁的乐曲是对主流文化霸权压抑其
声音和情感表达的抗议。正如他们的祖先在灵歌、布鲁斯的乐曲中寻找声音，身居都市的黑人移民
在爵士乐中创造话语空间。多卡斯传统、保守的姨妈艾丽斯尽管一开始认为这种音乐粗陋、低俗，
但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种族歧视后不得不承认，音乐的鼓点“把他们都聚集在一起，联系起
来: 艾丽斯、多卡斯、她的姐姐和她的姐夫、童子军，以及阴沉的黑色面庞、人行道上的旁观者和窗台
上的人们 ”［29］，“艾丽斯发誓她听到了里面复杂的愤怒，一种敌意，伪装在喧嚣的诱惑中”［30］。艾
丽斯个人的忧伤与众多“阴沉的黑色面庞”被这音乐联系在一起。哈莱姆的屋顶音乐家、游行队伍
的鼓声、特莱斯公寓的留声机唱片、聚会上的爵士乐跨步钢琴演奏……在音乐塑造的形形色色的社
会空间中，个体和群体身份建构的修复力量得以酝酿产生。
莫里森曾提到，在爵士乐演奏中，“一个人不能主导整个演出”，“他必须非常关注别的声音、别
的乐器在做什么，说什么”。［31］同时，演奏常常随着听众的反应而起伏变化。黑人音乐群体创作的
特点和听众与表演者的互动，恰似小说人物分享过去、群体疗伤的过程。维奥丽特的苏醒始于与艾
丽丝在厨房的交谈。当她们对各自破碎的故事和千疮百孔的生活进行重新审视时，维奥丽特便开
始了从孤独和压抑之中的恢复:“很多时候，她们待在家里，把事情梳理清楚，相互倾诉那些个人小
事，她们喜欢一遍又一遍地听。”［32］另一个加入音乐 /故事创作的关键人物是多卡斯的朋友菲丽斯。
如同《宠儿》中的丹芙，菲丽斯代表着未来。小说结尾，菲丽斯夹着唱片加入乔和维奥丽特的音乐 /
故事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乔和维奥丽特的音乐 /故事滋养了菲丽斯，而菲丽斯的音乐 /故事启发
了乔和维奥丽特。终于，他们“用做梦也没有想过”的方式“把他们的生活放在了一起”。［33］
爵士乐的即兴特点契合了 20 世纪的特征: 人们必须不断地重新塑造自我。艾丽丝忠告维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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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束缚在过去中被动地生活是无用的:“没有人要你接受生活。”艾丽丝一直强调:“我是说要创造
生活，创造它!”［34］这也是小说叙事者的倡议:“创造我，重新创造我。你可以自由去做。”［35］爵士乐
具有高度杂糅的特点，它既有非洲音乐的特点，又吸收了欧洲音乐元素，乐曲常常是对于经典和通
俗音乐的挪用和修改，恰如“文化置位”使主导文化的语意符号混杂化、改变其意义的策略。爵士
乐代表了非裔美国人协商自我空间、构建文化身份的努力，印证了霍米·巴巴的断言: “身份认同
的问题绝不是接受一个预先给定的身份，绝不是自我实现预言———它永远是制造一个身份的影像，
以及在采用这个影像时主体的转化。”［36］
正如美国非裔学者佩吉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非裔移民是“黑奴对于自己在这个国度的
角色的重释”。［37］经历大迁徙后的美国非裔，在应对地理和文化位移带来的诸多挑战中，逐步在公
共生活中创造新的空间，他们的“文化置位”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黑人都市文化，推动了哈莱姆文艺
复兴。在此意义上，乔和维奥丽特不仅是移居北方的黑人移民代表，而且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非裔
美国人努力加入美国文化经济生活的象征。
以爵士乐风格作为小说风格，以爵士乐美学作为主题，莫里森的《爵士乐》代表了阿尔博特·
穆雷所指出的优秀小说“建立社会和政治行动的语境”的功能，［38］成为文学表述参与族裔身份建构
和美国多元文化传承和改造的优秀范例。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影响了丹季·沈纳( Danzy Senna) 、雪
伊·扬布拉德( Shay Youngblood) 、丽贝卡·沃克( Rebecca Walker) 等一批非裔美国作家新生代，启
发了他们在基于杂交文化背景的写作中新的文化置位和“第三空间发声的抵制”。
2019 年 8 月 5 日，托妮·莫里森在纽约去世。人们在惋惜这位被视为代表“美国良知”的文学
家离世的同时，不免记起她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的话: “我们会死去，这或许是生命的意义。但我
们拥有语言，这是我们丈量生命的方式。”［39］在近五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莫里森为美国文学留
下闪耀着人文光辉和艺术魅力的文学珍品，也为世界文化留下一份以语言为载体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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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Americans’Cultural Emplacement and Identity － Building in Jazz:
An Analysis of Toni Morrison’s Ja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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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Cultur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In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with mobility as one of its prominent features，various types of cultural displace-
ment have emerged，bringing new influence to subjectiv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formation for peopl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other marginalized groups． Therefore，how to conduct strategic cultural emplacement to negotiate social space has be-
come a focus of concer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viable identities． Toni Morrison’s novel Jazz，set in the Harlem Renais-
sance in the 1920s，is a portrayal of African American migrants’search for a new identity amidst urbanization． The Jazz
discourse and Jazz aesthetics with their improvisation，appropriation and hybridization are employed in the text to signify Af-
rican Americans’cultural emplacement in the new place of exile．
Keywords: Jazz，African Americans，cultural emplacement，identity－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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